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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冠东南”顾九苞
深度解读四牌楼之

□文/陈 斌

特 稿

家风家学之传承
清代著名文学家翁方纲在《红术

轩山水篆册》跋文中曾写道：“昔人
所称‘江左文章，扬州烟月’，特偶见
之迹耳。近如顾小痴之工画，其孙文
子以经术与任幼植并著名于时，岂
非朴学今在邗江乎？”“顾小痴”即顾
符稹，他的曾孙顾文子（顾九苞）与
任幼植（任大椿）齐名，都是清代著
名经学家、“扬州学派”早期代表人
物。

顾九苞能以经学闻名当时，与其
家风家学之传承密不可分。

顾九苞祖父顾名是“诗画名家”
顾符稹次子。清雍正元年（1723），顾
名中恩科举人，次年会试落榜，“奉
特旨以知县用”。据《顾氏族谱》记
载，顾名历官河南商城、郾城、安阳、
正阳、延津、济源及湖南澧州、山东
茌平等地，政声颇佳，但是遍查各地
方志，只找到他在澧州、郾城和茌平
任职的记录。

据《直隶澧州志林》载，顾名任
知州在清雍正五年（1727）左右，“岁
余升去”，也就是任职仅一年有余。
清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记载则较为
详细，盛赞顾名在澧州崇学校、建书
院，奖拔寒门学子不遗余力。

清雍正八年（1730），顾名署任河
南郾城县，至雍正十三年（1735）改
任山东茌平知县。在茌平任上，他征
收漕粮不用主管官仓的役吏，而是
让老百姓自行称量，以防役吏从中
牟利。老百姓见顾名在仓中吃的粗
茶淡饭，争着送来美酒佳肴。顾名亲
切地叫老百姓与他一同用餐，借此
机会询问民间疾苦。几年后，顾名不
幸病逝于茌平任所，老百姓自发罢
市一天。同僚捐资为顾名料理丧事，
检点遗物时只发现敕命两函和破书
几篓。

如果说作为祖父，顾名给顾九苞
树立起人格的榜样，那么母亲任澹
客则是他深厚学识的奠定者。

任澹客是兴化任镒（字方南）长
女，因兄长任陈晋（任大椿祖父）承
嗣大伯任镳，故有人误以为她是任
陈晋堂妹。《任氏家谱》记载，“顾锡
爵妻任氏讳澹客，方南公女、后山公
胞妹。以经史、诗文著名，好读南北
史，暇与父兄论古人事，以诗吟讽自
娱。著有《澹客诗文钞》。课子九苞、
孙凤毛，皆称通儒。”又载其“幼颖
慧，不屑习女红”“子侄以诗文就正
者，即与评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
话》中亦说道：“顾文子母任氏为子
田之从祖姑，通经邃古，文子之学所
从出也。”

任澹客学养承传于父亲任镒。任
镒祖父任明辅精通《诗经》研究，著
有《诗经讲义》，这本书一直传到了

任镒之手。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顾
九苞的经学启蒙，就是从家传《诗经
讲义》开始的。

厚积薄发通经史
顾九苞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

他自幼博闻强记，在母亲任澹客的启
蒙与指引下，擅长儒家经典的注解，
尤其是对《诗经》和三礼（《周礼》《仪
礼》《礼记》）钻研特深。

成年之后，顾九苞赴扬州府城读
书。云南人李因培（号鹤峰）提督江
苏 学 政 时 ，到 扬 州 府 视 察 教 育 ，以
《诗经》中的“三荼（一曰苦菜，二曰
委叶，三曰英荼）三杞（《郑风》“无折
我树杞”，柳属也；《小雅》“南山有
杞”“在彼杞棘”，山木也；“集于苞
杞”“言采其杞”“隰有杞 桋 ”，枸杞
也。）”考问学子。“三荼三杞”之说出
现于宋代严粲的《诗缉》，此书是通
注《诗经》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现场
独有顾九苞解释得最为详细，受到
李因培的赏识。顾九苞的大名，随之
传遍了扬州府。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三十
七年（1772）间，高邮人沈业富任安
徽太平府知府，顾九苞受聘为沈业
富之子沈在廷传授《诗经》。当时在
沈业富府中经常走动的饱学之士还
有 黄 景 仁 、洪 亮 吉 等 人 。顾 九 苞 与
黄、洪二人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友
谊。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侍郎谢
墉督学江苏，顾九苞与江都人汪中
同以精通经史受到优待，取为拔贡。
与顾九苞低调务实的性格不同，汪
中性情孤傲，他曾说：“扬州一府，通
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即高
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江都汪中，

“不通者”乃江都程晋芳、兴化顾九
苞和任大椿。又据阮元《广陵诗事》
记载，谢墉视学扬州时闻听了汪中、
顾九苞的大名，当着众人把二人叫
来问话，想让他们自评高下。顾九苞
为 人 谦 逊 ，默 默 不 语 。汪 中 则 大 声
说：“论学问，我第一，顾九苞第二。”
谢墉责备汪中做人不谦虚。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乾隆
四十六年（1781），顾九苞进京任四库
馆校录；客居京师期间，他与《四库
全书》纂修官翁方纲同住一条胡同，
二人经常见面畅谈。清乾隆四十五
年（1780）顾九苞参加顺天乡试，考
中了举人，他的座师吴典正是翁方
纲学生。翁方纲十分欣赏顾九苞的
治学态度，他说：“当今精通三礼之
人，我很看重宝应刘台拱，刘台拱注
重于证经，而兴化顾九苞始终用力
于翼注，这都是学人中难能可贵的。
特别是翼注，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思
维也要更加缜密。”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顾九苞
不负众望高中进士。他思母心切，急
忙请假回乡探母。临行前，翁方纲作
《送 顾 文 子 进 士 归 兴 化 序》为 其 饯
行，谁知这一去竟成天人永隔。顾九
苞在路经天津时“疽发于项”，怀着
遗恨离开了人世，时年只有 44 岁。

顾九苞著作丰富，因为客死异
乡，原稿大多散失；如果他没有壮年
早逝，一定会在清代学术史留下光
辉一页，成就或许不在汪中之下。

凤毛麟瑞皆佳儿
顾 九 苞 娶 王 氏 ，生 两 子 ：顾 凤

毛、顾麟瑞。
长子顾凤毛，原名顾见龙，字超

宗，号小谢，幼年时便有“神童”称
号；他在祖母任澹客悉心教导下，11
岁即能解说五经（《诗经》《尚书》《仪
礼》《乐经》《周易》《春秋》）。清乾隆
四十九年（1784）南巡召试，顾凤毛
被钦取二等，得到御赐大缎两匹。但
这次召试，却没有扭转顾凤毛的命
运。

不久，扬州郑氏邀请顾凤毛到家
塾讲授《诗经》，顾凤毛以修脯所得，
稍可维持一家生计。他在郑家“潜坐
不出，披索经史”，每天半夜醒来默
诵当日所读之书，稍有忘记处必然
披衣而坐，秉烛攻读至滚瓜烂熟方
止。当时考据之风盛行江南，名家纷
出，顾凤毛以博闻强识坚守先儒传
统 ，成 为 继 顾 九 苞 、任 大 椿 之 后 的

“扬州学派”新秀。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顾凤毛

参加江南乡试，对策时因诋斥三国
王 肃 伪 造《古 文 尚 书》及 孔 安 国 传
记 ，违 主 司 意 ，将 他 降 格 为 副 榜 第
一。这年夏，顾凤毛不幸感染疟疾。
至年底，顾凤毛再赴江南，过江之前
与好友焦循拥被夜谈，他说：“我要
是能做一任县学训导，俸禄足够供
养 母 亲 ，我 便 闭 户 著 书 、不 问 世 事
了。但是我身体向来虚弱，必然不会
长 寿 。我 死 以 后 还 仰 赖 你 替 我 立
传！”没想到一语成谶，顾凤毛从江
南归来，病情转为哮喘，殁于扬州王
思雷家中，年仅 27 岁。他付出心血撰
著的《楚辞韵考》《入声韵考》《毛诗
集解》《董子求雨考》等书尚未完稿。
顾 凤 毛 妻 子 徐 氏 是 兴 化 徐 步 云 之
女，二人婚后无子，以胞弟顾麟瑞第
三子顾继荣为嗣。

顾九苞次子顾麟瑞，字仲嘉，号
芝衫，他和顾凤毛一样，幼年时即表
现得聪慧过人。弱冠以后的顾麟瑞
痴迷作诗，一开始学的是吟风弄月
的“齐梁体”，后来渐以盛唐诗人为
依归，诗风雄壮、气象浑厚，受到江
淮骚坛推重，著有《筼筜馆诗集》《无
声诗馆词集》。此外，顾麟瑞还是一
名杰出戏曲家，创作了《定霸记》和
《蛾眉研》两部剧作。

顾麟瑞父亲顾九苞在沈业富府
中做塾师时，黄景仁将其引为知己，
得知顾麟瑞与自己女儿黄仲仙年岁
相当，黄景仁便主动要求与顾九苞
结 为 亲 家 ，洪 亮 吉 也 在 一 旁 撮 合 ，
黄、顾二人遂订下了儿女婚约。谁料
顾九苞客死天津，两年后黄景仁亦
病死于山西解州。昔日婚约，便因两
位亲翁的相继辞世延搁许久。清乾
隆五十三年（1788），为弟弟婚事，顾
凤毛特意绕道常州，从洪亮吉处得
知黄景仁之女黄仲仙仍恪守前约未
曾嫁人，大喜过望。可叹佳偶未偕，
顾凤毛却又病死在扬州。顾凤毛去
世时，妻子徐氏只有 23 岁，为了达成
公公和丈夫遗愿，她卖掉嫁妆资助
小叔，终于娶回了黄仲仙。成亲后，
黄仲仙与徐氏同心赡养婆婆，白天
操持家务，晚上读书写诗，与顾麟瑞
十分恩爱。黄仲仙去世后，顾麟瑞忆

其生前诗作辑录为《仲仙诗钞》，又
写了《黄孺人传》诉说哀思。

以诗传家福泽长
顾麟瑞又去世后，家庭重担压在

了徐氏身上。徐氏出身书香门第，父
亲徐步云是本邑著名诗人，在徐氏

“诗风”的熏陶下，顾麟瑞三子俱以
诗学成名。

长 子 顾 继 春 ，字 石 安 ，别 号 雨
帆，为人洒脱，不屑于科举入仕，要
是有人劝他应试谋求高官，他则会
婉拒说：“人生在世，各有能为不能
为 ，我 的 秉 性 不 适 合 应 试 ，纵 然 勉
强，也不会成功。”有人评价他的诗
文“精研浑灏”，绝句“味长韵远”，颇
似以写《鹧鸪》诗闻名的晚唐诗人郑
谷。顾继春著有《小筼筜馆诗钞》《微
云馆词钞》。小筼筜馆，是沿袭了顾
麟瑞书斋名。

次 子 顾 继 华 ，字 子 清 ，一 字 月
江，自幼热爱学习、博览群书。不过
他不喜欢与流俗为伍，平时只与兄
长顾继春、弟弟顾继荣闭门唱和，著
有《鹭拳轩诗赋文钞》，诗风“清幽奇
矫”。大部分时间，顾继华都把自己
关在小书斋里，别人也无法得知他
究竟所思何事。

顾凤毛嗣子、顾麟瑞季子顾继
荣，字君彦，其文章“清隽古淡”、诗
赋“浩瀚浑朴”。顾继荣参加了清道
光十五年（1835）江南乡试，主考官
对他的文章称赏再三，但是出于不
得而知的原因，最后还是名落孙山
了。听说此事的同仁都为他惋惜，他
本人却不在意。顾继荣的精力主要
放在了钻研围棋上，他曾将棋谱绘
制在卧榻顶上，每天临睡前仰观棋
谱、布局谋划，并将自己的卧室命名
为“观弈山房”，著有《观弈山房诗
钞》。

作为顾九苞直系后裔，长孙顾继
春这一支最为兴盛。

顾继春长子顾骕，号唐坡，亦工
于 诗 学 ，古 体 学 李 贺 、近 体 宗 法 杜
甫，著《剑花馆诗钞》；后来他一度沉
迷于考据音义，著《楚辞正韵》《说文
证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顾
骕中过恩科举人，由于膝下无子，以
胞弟顾騄长子顾硕为嗣。顾硕，字石
孙，曾任河南兰封知县。

顾继春次子顾骢，字西台。他的
第四子顾顗曾任兴化县农会会长、
教育会会长，生顾树琪，顾树琪生顾
绍昌。顾绍昌是张君劢弟子，做过中
国民主社会党秘书长，于 1949 年赴
台。出生兴化的顾中华是顾绍昌之
孙，续修了《兴化龙津堂顾氏支谱》。

顾继春第四子顾騄，字耳山，清
同治九年（1870）举人。清光绪年间，
顾 騄 以 大 挑 一 等 先 后 出 任 陕 西 白
河、凤翔知县，主持编纂了《白河县
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顾騄
改任陕西同官知县，在任逢大饥，设
粥厂赈济灾民。谢病归里时顾騄已
年逾六旬，“国学大师”李详在其亡
故后，将其诗作择优汇编为《顾凤翔
遗集》。

李详《顾凤翔遗集》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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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元宵节一过，长辈们便开始筹划清明
祭祖的一些事儿。大伙儿对祭祖尤为重
视，在外面打拼的人，哪怕春节不回来，清
明祭祖却不会轻易缺席的。

曾听长辈们说过我们倪氏九世六房
以前祭祖的事。我们六房的老祖原来葬在
离我们村十几里的平旺那儿，起初都是赶
到那儿祭祖。后来谋划另起炉灶，在本村
自主祭祖的头一年，觉得不是个滋味——
祭祖祭祖，祖坟却在平旺，到了第二年祭
祖前的一个深夜，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去
平旺将祖坟“偷”了回来。从此，我们六房
便名正言顺地自主祭祖了。

十几年前，参加祭祖的均为十六岁以
上男性，此举无疑有重男轻女之嫌，但事
实上让嫁出去的女性回来祭祖也是不现
实的。时代在进步，大家“男女都一样”的
观念也逐渐形成，不知从哪年起，不仅成
年男女全部闪亮登场，连小孩都跻身其中
了。每年吃祖规模由三四桌发展到十桌以
上。宴席上，敬酒者你来我往，长者为尊，
有礼有节，恭恭敬敬。

以前祭祖，填坟是大事。填坟时，所有
男性应到尽到。罱泥的、拿船的、除草的、

修坟的、挖坟茔头、往坟茔上浇河泥的等，
能者多劳，热火朝天。半天工夫，整个荒坟
旧貌换新颜。后来，所有坟墓都用混凝土
覆盖一层，一劳永逸，罱泥、挖土填坟的事
儿成为历史。

我们的长辈开明而有远见，于 1993
年，响应政府节约用地之号召，首开先河
新建祠堂，从此，逝者骨灰盒统一存放到
祠堂。2017年，大家觉得祠堂破旧了，不合
时宜有失体面，于是决定重建。“高”字辈
率先出资，人均超万元；凤字辈不甘示弱，
每人3000元；“山”字辈奉献5000元……
新建祠堂古色古香，宽敞大气，黑漆铸铁
栏杆围成独门独院，院里花草斗艳，郁郁
葱葱，整个建筑融现代文明与古典文化为
一炉。大门石刻楹联：“尊长敬辈忠孝有声
天地老，光宗耀祖厚德无言子孙贤”，诚如
其碑文所言，“亦愿亦勉之”。北墙“慎终追
远 常怀仁孝”八个巨幅金字熠熠生辉，引
人注目。

我们六房每年名副其实的祭祖形式，
实行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先是各户族分散
行动，到祠堂和墓地祭扫；祭祖当日，由承
办祭祖的几户代表整个六房前往行总礼。

我们那儿之所以常把“祭祖”说成“吃
祖”，也许正因为如今祭祖的重头戏真的
放在“吃”上了。我们的吃祖费用一直是
AA制，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具体
形式也有所变化。开始是挨家挨户起（意：
筹）油、起米，买些肉、鱼、豆腐、百页之
类，后来按人头出钱，超支部分由承办的
几户贴补，再后来，改为分组轮流“坐庄”，
不再像以前小气呵呵地一个一个地收钱
了。近几年，“坐庄”的图省事，直接做“甩
手掌柜”，菜肴制作让“家宴”一揽子承包，
虽然多花几个钱，但大家伙儿可以一起吃
现成的，氛围格外热闹。“六十岁吃白大”
是我们一贯的尊老政策，可考虑到当今人
口老龄化，总是让年轻人操办，负担未免
重了点，因此有人提出，再给六十岁以上
的高字辈一次“坐庄”的“机会”，结果个个
举双手赞成。

祭祖是一种民俗，是族人聚集交流、
缅怀祖先、联络感情的一种形式。我们六
房没有族长，遇事大家坐下来“众议”，一
旦形成决定，人人积极响应。

又快到清明了，很荣幸，我是今年“后
补”承办祭祖的老人之一。

□倪高扬清明时节念祭祖

清明节快到了，每当人们谈起逝去的
亲人时，我不禁潸然泪下，想起我的娘舅，
想起他那苦命的一生。

我的娘舅虽然身体不好，却是家庭唯
一的顶梁柱，70岁的人了，孑然一身，一
直在外打工。

娘舅辛苦了一辈子，姑娘女婿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2021年，娘舅的70岁生日，
他们特地回来宴请宾朋为娘舅庆寿。没想
到，第二天一大早，娘舅背着行囊又外出
做木匠了。

当年12月初，娘舅深感身体不适，回
家去医院检查。一查，竟是肺癌晚期。那一
夜，娘舅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娘舅是在苦水浸泡中长大的人。在他
不到 1岁的时候，父亲就病故撒手人寰，
由寡母和两个姐姐拉扯大。

听母亲说，娘舅的童年生活十分清
苦，缺衣少食且不必说，还经常受人欺负。
懂事的娘舅非但没有抱怨生活，更没有自
暴自弃，上学时非常勤奋刻苦，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经常拿回奖状讨母亲欢心。

娘舅边读书，边勤工俭学，读完了初
中。18岁那年，在“保家卫国”口号的感召
下，他应征入伍。当了7年兵，1977年娘舅
带病退伍回家，本分地在生产队当起了一
名社员。

1977年秋，在乡邻的牵线搭桥下，娘
舅与邻村的李姓女子成亲。结婚一年后，
生有一女，数月后夭折。第二年，生下一
子。夫妻二人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
农耕生活，生活虽然清苦，但十分温馨和
谐。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92年，15岁的
独子意外触电身亡。舅母大哭了一整夜，
从不抽烟的娘舅，那一夜，整整抽完了两
包烟。

娘舅不安于现状，始终与命运抗争。
走出失子之痛后，娘舅又开始打拼起来。
他先后做过二轮车夫、泥浆泵的打土工、
电工、箍桶匠、木匠。

娘舅逢人一脸的笑，尤其遇到喜事、
开心事，总是“咯咯”笑个不停。他始终有
个宽容的心，就是别人得罪了他，也总是

一笑了之，从不计较别人。
娘舅生活十分节俭。他说，过惯了苦

日子的人，懂得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平
日里，他既不饮酒，也不抽烟，对饭食从不
挑三拣四，吃饱就行。也很少买新衣，一件
衣服总要穿上数年，甚至10多年，褪色非
常严重，有时还打着补丁。

娘舅是个善人，乐于助人。在搭客的
岁月里，碰上残疾人、孤寡老人坐车，他总
是少收一些钱，有时干脆不收。他时常笑
笑说：“就当吃饭多添了一双筷子，我只不
过多花了一点体力。”在外搞泥浆泵打土
期间，他总是将家境贫困的劳力带在身
后，他说，有饭吃，有钱赚，应与大家共享。
在做箍桶匠的日子里，碰上谁家的脚盆、
澡盆、水桶散架，凳子椅子缺胳膊少腿，他
总是无偿帮忙修好。就是在自己生命终点
的前些日子，他还帮助左邻右舍维修了几
张板凳和多个水桶、澡盆。

后来生下了二表妹。娘舅如获至宝。
二表妹的出生，让娘舅失子之痛淡然下
来。可舅母依旧日思暮想着失去的儿子，
日积月累，2007年，她患上了精神病。

自从生下二表妹后，娘舅就将整个身
心放在培育孩子身上。为了保证女儿按时
到校，他每天天刚蒙蒙亮便起床做饭；为
了了解女儿的学习情况，他每天总要督促
检查，还经常到学校询问老师；每当发现
女儿学习上有松懈情绪，他总是苦口婆心
地规劝引导。

娘舅省吃俭用，处处精打细算，可女
儿需要复读机、学习机等学习用品时，他
总是想方设法满足女儿的需求。但是，他
对自己每花一分钱都显得格外吝啬。女儿
在城里上学，每次接送孩子他总是骑着自
行车，从不肯坐一次汽车，途中更谈不上
买些吃的了。饿了，他就吃从家中带在身
边的面饼，渴了，就拧开随身带的水壶喝
上几口。娘舅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激发
了女儿奋发读书的热情，2012年，女儿顺
利考入苏州大学。娘舅脸上的道道皱纹乐
开了花，逢人便说：“这丫头有出息，给我
们脸上添了光！”

2019年 11月23日，二表妹出嫁。唯一

的开心小棉袄离家远去，娘舅目送婚车消
失在村头，只见他变得木讷起来，痴痴地
站在那儿。从此，陪伴自己的人就仅剩下
疯疯癫癫的妻子，娘舅又变得孤独起来。

为了治好妻子的精神病，娘舅东挪西
借，砸锅卖铁，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可
是收效甚微，病情反反复复。舅母发病时，
没日没夜说个不停，闹得整个家庭鸡犬不
宁，左邻右舍无法安宁。

有人劝娘舅要好好“教育”舅母，娘舅
总是满口答应。回家后，他却只是轻描淡
写地规劝一番而已。

娘舅生病后，没有过度伤感，也没有
四处奔波求治，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患病
固然要医，切不可债台高筑、拖累儿女。最
终娘舅选择了用中药保守治疗。

没几天，娘舅的病情日益加重，每况
愈下。女儿女婿总到街上买些好吃的调剂
他的胃口，增加他的营养。娘舅总是以吃
不下为幌子，让给疯癫的妻子吃。

2022 年 6 月，娘舅到了最后弥留之
际，整日坐立不安。最后一刻，连白开水、
牛奶都难以下咽。7月，娘舅没有等到唯
一的外孙叫上一声外公，带着深深的遗憾
和牵挂离世。离世前，娘舅睁大了双眼，紧
紧盯着疯疯癫癫的妻子，两行热泪簌簌而
下……

黄连虽苦，却没有娘舅苦！但愿娘舅
在天堂里再也没有悲伤和痛苦！

□刘向前黄连，没有娘舅苦

□
李
桂
红

忆
外
公

外 公 的 年 龄
定格在六十六岁。
儿时的我只残留
了一点点外公的
记忆，但他的慈祥
和善良却早就深
刻在我的心里，从
不曾远去。

往年清明节，
年近古稀的妈妈，
总会让我带着她
一起到墓地，给外
公外婆上坟烧纸
钱。看着一排排横
竖对齐的墓碑总
让我陡生痛楚：外
公你长眠在这冰冷的新墓地，近
在咫尺的我，却再也不能感受到
您的气息了，陪我度过的只有远
久不息对您的深深思念。

记忆中最有印象的是我妈
那年，突然得了肺结核，外公听
到信后，一路跑一边号啕大哭，
哭得撕心裂肺，他以为我妈妈活
不长了。

已是满头白发的处公，从此
更疼惜我们姐妹仨个了。外公上
半年管生产队的风洋车，到秋天
季节，就给生产队保管粮食石灰
印记箱，保管室前有个大夹沟
河，长满了野菱角。外公总会用
个洗澡用的大木头桶，去摘给我
们吃，看着晃晃悠悠的木桶像小
船，我嚷着也要上去，刚放一条
腿进去，木桶里就灌了一些水，
吓得我赶紧把腿收了回来，最后
只能在岸上看外公摘，闻着有着
淡淡清香的野菱，再看着尖尖的
四个角，我没法下口，馋急的我
只好连皮一起咬进嘴里。啊！又
苦又涩，我苦巴着脸说不吃了，
外公只好先用嘴咬下尖角，然后
用手轻轻地剥给我吃。涩中带甜
的味道让我至今难忘。

保管室公舍不远处是一大
片秧田，有个“风洋车”同在这条
河里边，用来灌溉水的风洋车有
两套装置，一个是靠风力转动
的，另一个是靠人工踏转的，这
是一项与耕牛同等重要的活计，
牛若耕好了田，无风洋车上水，
就不好沤田栽秧。风洋车是由一
个长木棍棒做支撑点，两片风叶
是薄木板做成的，如燕子张开的
翅膀，迎风随着转动，或急或慢，
踏风车是个需要技巧的活计，非
熟练的一般人不敢踏转，有些人
常常因为跟不上速度而打疼脚，
只好抓紧扶栏像“吊田鸡”。

清清的河水汩汩地随着筏
板流进了秧田，小鱼小虾那时特
别多，在风洋车的出水槽里，它
们欢快地随着水流游到了田里，
我顾不得春寒，光着脚丫直接下
田去逮，可鱼儿像跟我捉迷藏似
的一个也没逮住，我心急地看着
外公，只见他不紧不慢拿起一个
戽锨，看准后连水带鱼一起舀了
上来，我提着小桶跟在外公后面
捡，一会儿就有了十几条的收
获，回家后妈妈用一把咸菜煮起
了小鱼，那个鲜让我吃得非常满
足。每当现在吃到小鱼儿烧咸
菜，我心里总会掠过一丝酸楚。

“年年野荒祭先人，岁岁菜
花追亲魂，纸钱化作火蝴蝶，追
忆外公泪洒坟”。您安息吧！我的
外公。


